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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判决结果这一年，

张婷被谩骂和质疑，不被理

解和泼冷水，前者是来自网

络留言和私信，后者则是来

自家人。

“女孩子遇上这种事，想

讨个公道太难了。”张婷最终

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

这一年来，张婷经历了

太多的煎熬，而她，只有 19

岁，她只能一个人面对这些。

女孩子遇上这种事，想讨个公道真难
人生的至暗时刻：失眠、抑郁、狂躁、情绪失控，她只有19岁，却只能独自面对

家人总劝她别闹这么大，亲戚则说女孩子裙子别穿那么短，男朋友很快和她分手

整宿失眠，足不出户
在微博上发出案件的判决结果后，一个小时内，张婷收到

300 多条留言，800 多转发。这是她这一年的习惯：每当这件

事到一个节点，她就会发一条微博。

9 月 3 日那天，她说：周五宣判，倒计时 3 天，我终于熬到

头了。其实更多的是忐忑，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支持你。”“你为很多女生做了很好的榜样。”这些正面的

激励对她是种慰藉。

今年5月，记者和张婷在山东见面，燥热天气下的张婷显

得憔悴又疲倦。见面的地点是一家她选的咖啡厅，窗户被贴

纸、绿植遮挡，太阳光从间隙中漏进来，室内显得尤其幽暗。

“我昨天晚上忙到3点多才睡，早上差点没起来。”张婷的工

作时间是下午两点多到凌晨两三点。一年前，她还是早睡早起，

自从发生那件事后，她就整宿失眠。“反正睡不着，不如工作。”

从去年 5 月到去年 11 月，这半年是张婷的人生至暗时

刻。事发后没多久，她从杭州回到山东老家，最初的半年几乎

足不出户。“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人不人，鬼不鬼。不能惹我，

不能和我讲话，只要和我提这件事，我就像疯了一样。”

“疯了”的状态是妈妈事后告诉张婷的，因为她已完全不

记得。“我妈说，我把家砸了，电视、花瓶，拿到什么摔什么，大

喊大叫，打自己。”那次失控是妈妈把她送到医院，打了一针镇

定剂才平复下来。

张婷形容那半年的生活：有时大哭，有时默默流眼泪；每

天在家发呆，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会儿天黑了，一会儿天

亮了。没有饥饿感，不怎么睡觉。“最疯狂的时候，两天两夜没

睡，就坐着发呆。体重掉了10多斤。”

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吃褪黑素，吃百乐眠，但效果不大。

网上的人身攻击
案子要经历漫长的处理过程，这是她报警之初没有想到

的。在此之前，她没有任何的诉讼经验，她认为事情就如自己

认知里的“是非对错”一样，会很快有个结果，但司法有必要的

流程。“我以为报警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个开始。”

对她来说，等待的过程无比的煎熬。

在微博上实名公开后，她收到了大量的留言和私信。

“最开始那段时间，骂我的人特别多，我做的工作和网络

有关，他们说我是炒作，说这件事不是真的。”

还有人说她活该，理由是男女合租租房子时，就该想到有

这种后果。“在外面租房子是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总是房租便

宜就行。那个房间比其他地方便宜七八百元，能省这么多，怎

么会不租。”说起这些言论，张婷依然气结，“况且那个时候和

我合租的是楼某某的员工，他本人并不住在里面。”

她还有点困惑：这些人凭什么不了解情况，还张嘴就来，

恶意揣测。

家人亲友都劝她和解
如果陌生网友的言论张婷还能无视，可家人的态度她躲

不过，却又让她最寒心。“我妈妈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我不应该

把事情闹这么大，她说，如果当初忍下来，这事早就翻篇了。”

窝在沙发里的张婷想洒脱地笑一下，又迅速低下头。

“我在家休养的半年，她张口闭口就是算了吧，别闹了，忍

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这样的话，张婷越听越炸毛，“这件事

不是我做错了，作为我最亲近的人，不是应该支持我吗。”

楼某某父亲找上门后，妈妈哭着求她算了，“她大概觉得

丢人吧。”

妈妈说和解算了，她大叫：你要和解，我就死给你看。

劝她放弃的还有亲戚，“他们都觉得也没怎么着，闹那么

大丢脸的还是我。”这其中，有些人说过更扎心的话，“意思就

是，多大点事儿啊，还有人说，裙子不要穿那么短，不要打扮那

么漂亮，就不会有这事儿了。”

张婷把手边的纸巾一点点撕碎，“都是我亲近的人，这些

话我都不敢跟朋友们说，觉得丢脸。”

雪上加霜的是，谈了不久的男朋友也在这时提出分手，“他

说要冷静冷静。”她觉得委屈，这种伤害她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

得疼，“我没有做错，对方做错了，我就是想要个公平，怎么了？”

想要走出来并没那么容易
张婷现在的朋友圈里记录的都是美好生活：过生日、和朋

友聚会、好天气时的一片云。

她只在微博上更新案件的最新进展，和等待过程中的焦

灼、煎熬。她曾在朋友圈里发过和案件有关的内容，后来她发

现，这只会让她成为别人的笑谈。

一次，她去饭店吃饭，听到隔壁一桌人在笑哈哈地谈论她

的事情，“说我活该，谁让我平时那么张扬。”张婷透过屏风看过

去，那一桌人中有她熟悉的人，拿着手机在展示她的朋友圈。

去年年底，在家萎靡了半年后，张婷开始出来重新工作。

曾经在杭州的小伙伴邀请她过去。她犹豫了很久，“我也想努

力走出来。”她去杭州待了两个月，工作基本是在室内完成，一

周都不用出门，工作完就睡觉，“让自己忙起来，什么都不想。”

但撑到今年2月份，她还是回了老家。

陌生女孩们的私信
在微博上公开后，一直到现在，张婷还会收到陌生女孩们

的私信：她们同样遭遇了性侵、猥亵、有些来自男友，有些来自

熟人。她们求助该怎么办，询问要不要报警，有的只是为了单

纯的倾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情会这么多。”张婷一

条条翻着手机里的私信，对那些留言的内容感到震惊。

在此之前，张婷的生活中没有性侵这个话题，她实名公开

后，突然见到了很多。“大多数人遇到这种事，都不敢和家里人

说。有的女孩对爸妈说了，被骂不检点，活该。只有一个女

孩，她的妈妈很霸气，帮她找律师、打官司。”

对那些向她求问怎么办的人，张婷从来不敢建议她们学

她那样。“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不知道公开后，会遇到

什么。”这是她的切肤之痛。

其实，在她公开楼某某的事情后，曾有三四个女孩联系

她：她们说楼某某对她们做过类似的事情，有些成功了，有些

未遂。其中两位女孩还配合张婷去做了笔录。几位女孩建了

一个微信群，互相安慰。“她们其实也很希望楼某某能受到惩

罚。能帮我出来做笔录，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因为站出来，真

的需要特别大的勇气。”

判决结果是最好的慰藉
想想一年的经历，这个 19 岁的女孩忍不住小声啜泣，她

仰头，不想眼泪流下来，“很心酸，太难受，这么多事都是我一

个人去面对和处理，很多人忘了，我才19岁。”

上个月，张婷又回到了杭州，她在老家开了一段时间的工

作室，“我是做服装的，这个行业，杭州比老家成熟。”

张婷尽力让自己慢慢走出来。身边也有好友一直坚定地

支持她，微博上，更多的网友留言鼓励她。当然，法院的判决

结果对她是最好的慰藉。“知道结果要出来那天我哭了一个

晚上，我觉得终于对这一年的坚持有交待了。”

只是伤害一直在。比如，面对男性，她开始有防范心理，

会莫名紧张，“不由自主观察他们在干什么，神经病一样。”

再比如，有时，化妆的时候，心底总会有一个声音冒出来，

“平时打扮那么妖艳干嘛。”

不过，张婷也一直记得网友的那些留言：结束了，就走出

那段阴暗的日子⋯⋯


